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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闲话

又到品蟹时节，想起了上海话

中关于蟹的一些有趣俗语。

吃蟹是一件精细活，甚至要用

到成套工具“蟹八件”。如果像牛

吃东西一样将蟹完全嚼碎吞下，那

是胡来的吃法，上海人将其称为

“牛吃蟹”，这个俗语亦比喻无法胜

任某项工作。

蟹如果没有了八只蟹脚，就会

寸步难行。上海人用“呒脚蟹”形

容孤立无援的人。

秋风起，蟹脚硬。蟹脚太软，

上海人称为“软脚蟹”，常用来比喻

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人。

旧上海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下

面，常有一批跟在后面做事的小脚

色，被上海人称为“蟹脚”，犯罪团

伙中的从犯便是此类角色。

死蟹体内易滋生病原体，导致

中毒和过敏。上海话中用“死蟹一

只”来形容无能为力、没有办法。

蟹壳的颜色介于黑色和青色

之间，有一些布料或衣服的颜色，

上海人称为“蟹壳青”，颇为形象。

◆ 福 华沪上蟹语

最近两年常常到杭州去白

相，第一是因为好白相，尤其是眼

热勿少朋友勒了杭州郊区一个看

得见风吹稻浪个山坳里买了房

子。其实花铜钿买房子勿稀奇，

稀奇个是伊拉觅着了一份花铜钿

也买勿着个友好关系：比方，一家

包了馄饨，另外三家吃饭个辰光

台子浪就多了一碗馄饨；又比方，

夜里四家人家集中到一家人家搓

麻将，第二天就会一道吃早茶。

又或者，其中两家一时兴起，

竟然只用两个礼拜就开了一爿咖

啡馆，自家既做老板又做伙计，烧

咖啡、泡茶、汏杯子、揩台子，赚不

赚铜钿勿晓得，不过听着一句闲

话我记得蛮牢：就当是自家屋里

一个外挂客厅，有朋友来白相，坐

了屋里向总有点拘束，朋友来之前

需要收捉房间，朋友回去了还要拿

物事归位，蛮费心费力，所以勿如

一律侪勒了外挂客厅吃吃喝喝，茄

茄山河。想买单就买，想存一笔茶

水铜钿勒了店里也蛮好，朋友情

谊，细水长流，日脚慢慢过。

第二当然是因为吃。上半天

9点钟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出发，

50分钟左右就到了杭州东站，地

铁再加网约车，随便哪能，11点

钟之前肯定可以到朋友们买房子

个山坳里，随便寻一家餐厅，点一

碗杭州名点片儿川，滋味清淡，百

吃不厌。

顶早听到片儿川，还以为是

类似山西个刀削面，后来才晓得，

片儿川其实就是一碗面里向个浇

头，迭一份浇头有点类似上海人

欢喜个咸菜笋丝肉丝。只不过，

片儿川顾名思义，用个是肉片、笋

片。顶早辰光个烧法是两样物事

摆勒了水里汆熟，再油炒，迭个是

区别之一。区别之两是配菜，上

海人用咸菜，杭州人用倒笃菜。

咸菜是用雪里蕻摆勒了甏里腌

制，吃之前拿出来绞干水分，质地

比较软烂。倒笃菜用大叶芥菜，

腌个辰光，甏要倒过来，让菜自然

滗出水，迭能一来，倒笃菜就比较

干，吃上去更加有嚼劲。最近勒

了一家卖菜网站浪发现一个倒笃

菜个平替，芝麻芥菜，假使侬欢喜

迭种口感，就可以买来试试。

两种面浇头，一个是肉片、笋

片配硬结结个倒笃菜，另一个是

肉丝、笋丝配水汪汪个咸菜；所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体到面点

浪向，就是杭州人有片儿川，上海

人有咸菜肉丝面。

其实迭个两样浇头个做法是

差勿多个。肉搭笋要么切片要么

切丝，准备好以后，咸菜切碎备

用；镬子里加油烧热，肉片或者肉

丝煸炒到断生盛出来，笋片笋丝

摆下去煸透，肉丝、咸菜碎末一道

倒下去翻炒均匀，加少许酱油、

糖、清水，大火滚一滚，盛出来，就

是一份好吃个面浇头了。

◆ 沈一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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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娇滴滴个上海嗲妹

妹同腻心来兮个蛔虫摆勒

一道讲，阿要煞风景！

假使辰光能够倒流个闲

话，倒退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

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

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

肚皮里向个蛔虫！”搿歇辰光，住

勒上海西区高档住宅里向个人

家，常常欢喜勒了周末举办“家庭

派对”，勒了大多数个情况下，是

为亲眷朋友当中个适龄男女青年

创造见面个机会，希望互相之间

能够擦出火花，早一点寻到中意

个对象，非诚勿扰。

我个亲眷当中有一位刚刚从

英国曼彻斯特学习纺织工程学回

国个表哥，标准工科男，有点社交

恐惧症；三十岁出头了还没女朋

友。勒了一次“家庭派对”浪向，

几位年轻女宾当中个一位上海嗲

妹妹嗲溜溜个声音拿伊吸引过

去。只见搿位上海嗲妹妹穿一件

量身定做个乔其纱旗袍，身材娇

小，明眸皓齿，明艳赛过电影里个

当红女影星。

伊成了搿次家庭派对上个主

角，好几位西装革履个男青年侪

争先恐后个请伊跳舞。其中一位

有点油头粉面个长脚男青年，还

半开玩笑半当真个搭伊表白。一

下子场面有点尴尬。只见伊不慌

不忙从腋下个旗袍盘扣当中抽出

一条雪白丝巾，用兰花指轻轻捏

牢，半遮半掩樱桃小口，朝“长脚”

男青年娇滴滴“啐”了一声。接下

来，伊让真丝绢头搭“兰花指头”

勒了半空当中划出一条小小弧

线，又让白丝巾回到旗袍扣浪，趁

势用小鸟依人个姿势，拿大半身

体倚靠勒旁边身材高大个女伴身

浪，接下来轻启朱唇，嗲声嗲气

讲：“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

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闲话好

像是对“长脚”男青年讲个，眼睛

却向我表哥搿搭瞄过来瞟过去。

表哥啥辰光看到过搿种“腔势”，

骨头也酥脱了！

交往一年，表哥向上海嗲妹

妹求婚辰光讲个第一句闲话就

是：“我真心诚意请侬做我肚皮里

向个蛔虫！”埃歇辰光流行“文明

结婚”，婚礼进行当中有一个环节

是新郞新娘介绍恋爱经过。表哥

毕竟吃过洋墨水，精通中英文，智

商有点高，但情商就有点低，经勿

起婚礼司仪一串连珠炮一样个发

问，一勿小心抖出搿段猛料。从

此，我个“嗲妹妹”表嫂就有了“蛔

虫”个雅号。蛔虫虽然腻心，但上

海嗲妹妹口中个“蛔虫”，实实在

在有一点“糯米嗲”！

◆ 储有明上海嗲妹妹与蛔虫

作为喜食海鲜的上海人，对

“黄鱼”是不陌生的；非但各类丰

俭食谱中多有黄鱼，就连日常闲

话中也会用它来作比喻；譬如：不

开窍的头脑叫作“黄鱼脑子”，人

的小腿肚子叫作“黄鱼肚皮”，脚

踏三轮车叫作“黄鱼车”。此外，

曾经遍及百姓餐桌的廉价黄鱼，

还一直被上海人隐喻贵重的

钱物。过去铸成十两重或一

两重的金条，就叫做“大黄

鱼”或“小黄鱼”，《上海话

流行语》：“大条子，指旧秤

十两重的一根金条，也说

成‘大黄鱼’，旧时使用者

较多。”还有当年那张色泽

偏黄色的纸币，被

称作“黄鱼头”，

俚语说：“袋

里一张黄鱼

头，走起路来神抖抖”；《上海话流

行语》：“黄鱼头，指5元一张的人

民币，‘鱼’和‘五’的上海市区话

口语读音相同，流行于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

以中原地区为饮食文化中心

的历代王朝，最初是把一些色泽

偏黄的淡水鱼叫作“黄鱼”的。例

如：晋代郭璞注疏的《尔雅》和宋

代李石的《续博物志》里，都把鲟

鳇鱼（古称鱣鱼）称作“黄鱼”。宋

代钱易所作的《南部新书》中说唐

代“开元宫掖，竞食黄鱼，故打河

阳作池养之，谓之‘黄鱼池’”；唐

代《酉阳杂俎》还记载，唐文宗李

昂被宦官幽禁终身的“甘露之变”

的前兆，就是“河阳黄鱼池冰作花

如缬”。“河阳黄鱼池”内所养的黄

鱼，据信即是黄颡鱼，也就是上海

人习惯所称的“昂刺鱼”。在内陆

凿池养殖的情景，坐实了当时的

“黄鱼”非海鱼。

古人对海里黄鱼的认识也不

晚。春秋时吴王阖闾率军入海逐

东夷人之后，就把这味海鲜带上

了王宫餐桌。明代朱国桢《涌幢

小品》说得清楚：“吴王回军会群

臣，思海中所食鱼，……鱼出海

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见脑

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所

以，今天我们认识的黄鱼，最初的

官方命名叫“石首鱼”。把石首鱼

称作“黄鱼”的，是沿海的渔民。

唐代《裴铏传奇》中说：“（海康）风

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海

康”就是如今的广东省雷州，这应

是当地渔民的叫法。据说现在民

间依然有海黄鱼不宜与猪肉一起

吃的说法，只不过多是从食物相

克、饮食健康的角度解读。

◆ 叶世荪今古“黄鱼”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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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下半日，居委里来电

话通知：叫我去领一样物事。去

了以后才晓得是三楼邻居耀耀妹

妹拿伊当志愿者得到个奖品转送

拨我。我想伊为啥自家勿送，要

让居委转手呢？居委干部看出了

我个疑问，笑笑讲：“耀耀就怕侬

客气勿肯收，特地要居委代转。”

讲起“耀耀”，伊确实是阿拉

生活里个希望之光。我早过古稀

之年，妻子勿但年近古稀，而且有

视力残疾，自从女儿定居国外，阿

拉生活里难免碰到困难。有了困

难，妻子勒了微信群里求助，住勒

三楼个耀耀就会热心相帮，伊勿

止一趟安慰阿拉：“爷叔、阿姨，近

邻胜过远亲，有困难随时来寻

我。”平常天气有变化或者楼里向

有啥情况，伊还会通过微信提醒

阿拉：阿姨落雨天外出要当心；明

朝楼里清洗水箱，夜里多备点自

来水；今朝外头刮大风，呒啥事体

少出门……真比自家人还贴心。

讲起来我斜气勿好意思，到现在

还勿晓得伊个真名，只好拿伊当自

家小辈，直呼伊小名“耀耀”。慢慢

熟悉了，有一趟我顺便问起，才晓

得伊是八零后，跟我女儿同龄，伊

阿爸比我大几岁，所以伊叫我“爷

叔”，搿就更加亲切了。

耀耀还加了我个微信，为我顺

利使用智能家电保驾护航。我平

常碰着问题就直接求教，妻子多次

责怪我，让我尽量少去麻烦耀耀。

后来耀耀晓得了，安慰我讲：迭是

增加切磋、学习个机会。勒了伊

个指导下，我勿但掌握了各种社

交、网购之类个手机应用，还能

玩转音频、视频、语音朗读，

让老友们刮目相看，侪讲我

与时俱进老有所为，啥人晓

得迭些成就侪是耀耀个功

劳。现在人口老龄化，居家

养老离勿开邻里个关心、社

区个关照，能有像耀

耀 搿 能 个 邻

居 真 是 福 气

呀。

◆ 侯宝良阿拉身边个“耀耀”

当年我是老三届学生，拨分

配到农场劳动。勒了农田里忙碌

一年后，拨调到食堂当了两年炊

事员，负责烧菜。

所谓食堂其实只是间草

棚（后来盖了瓦房），呒没煤

气，也呒没自来水，至于冰箱

更勿可能有，只有两只大水

缸、几把菜刀搭锅铲、几只盛

饭菜个木桶、大盆子，还有几

只摆菜个箩筐，迭就是食堂个

全部家当了。“硬件”实在简

陋。年少气盛个我对此毫勿

在意，听了领导一番热情鼓励

个闲话就立刻走马上任了。

当时勒连队当炊事员也

算是肥缺，勿少人眼热我放下

锄头、铁锹，穿上白饭单。但

我上岗以后却只觉着辛苦搭

吃力，呒没半点轻松。要为全

大队三百多人烧饭烧菜，实在

让我费尽心机。众口难调且

勿讲，副食品供应紧张更让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食堂蔬菜由本队蔬菜班

供应，品种少，只能有啥烧啥。豆

制品是附近农民做个，但必须用

黄豆去调换，队里黄豆少，只能隔

三差五调剂了吃。鱼几乎呒没，

一年难得吃几趟。蛋也极少，只

有猪肉还能买到。每顿饭勿但三

四只菜必须烧出来，而且量也一

定要控制好。少了勿够吃，多了

要浪费。每顿侪是现烧现吃。有

辰光勿够吃只好到附近连队去借

菜应急。烧菜成本也要掌握好，

既勿能亏本，也勿能盈利。我常

常是吃了上顿

想下顿，过了

今朝想明朝。

费心是一方面，

劳累也够我受个。烧菜兼采

购，一年四季勿管刮风落雨

还是酷暑严寒，天勿亮四

点多钟就要摸黑起床，带

仔隔夜从会计手里借个

百来元钞票（当时也算是

巨款了），骑上队里个破

旧脚踏车，到十几里外个集镇

去采购。一路坑坑洼洼，又呒

没路灯，掼倒是常事。有辰光落

雨，脚踏车勿好踏，我只好赤脚

用扁担挑了肉从镇浪走回来。

一路泥泞，几趟滑倒，浑身侪湿

透了。早浪七八点钟我满载而

归，卸下一百多斤猪肉，就开始

张罗中饭。中饭忙完，休息一息

又要开始忙夜饭。一直要忙到

夜里七八点钟，拿食堂里里外外

收捉清爽才可以休息。假使碰

到场部拖拉机手来队里夜间耕

作，还要烧半夜饭摸黑送到田

头。一天下来只觉着疲惫勿

堪。有辰光水泵坏脱，要一桶一

桶从河里挑水，还要跳到冰冷个

河里去修水泵。

有人认为勒食堂工作多吃多占

勿稀奇，但阿拉当时侪自觉做到开

饭后再吃，剩啥吃啥，吃多少记多

少，决勿以“权”谋私。大概因为廉

洁作风过硬，所以尽管菜烧得勿算

好吃，我勒队里还是蛮得人心个。

拨第一批发展入团，“五好职工”评

比也榜上有名，后来还当了炊事班

长。一直到1971年底调回上海，我

才脱下了白饭单。当过两年炊事

员，迭是我一段难忘个人生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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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里八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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